
外出培训参观、建电脑教室、安装假肢、儿子完成学业

无臂代课教师急需救助 谁来帮他实现四个愿望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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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前，上海市第一康复医院跟中
央电视台做个一次公益活动：组织西部
留守儿童到上海来跟他们的父母见面。
在采访中，一个孩子告诉我，她6年没有
见过自己的父母。当隔着她跟母亲的帘
幕缓慢拉开，一束温暖的灯光将孩子和
她的妈妈照亮的时候，母女俩迟疑了一
下，然后才紧紧地拥抱，哭泣。然而，我的
心里依然疑惑：现在交通发达，一个孩子
怎么会6年见不到自己的爸妈呢？

如果没有这次云南之行，这个疑问
会一直横亘在我的心里。为了体验西部
留守儿童跟父母的距离，我放弃了搭乘
飞机，而是选择了搭乘列车，换乘汽车的
旅程。41小时火车，6小时汽车，记者才到
达云南的威信县。从县城到山里，还有几
个小时的山路。进到山里，所见所闻，让
我想起聚光灯下的那对母女，泪水不知
不觉中爬出了我的眼眶。

江声发的班上有50名学生，当记者问
哪些孩子没有词典时，全班有48个孩子举
手了。有个孩子说，他跟姐姐共用一本词
典，所以他觉得自己有词典了，没有举手。

校长告诉记者，学校90%的孩子都
是留守儿童。他们常年跟爷爷奶奶生活
在一起，或者寄宿在其他亲戚的家里。即
使有父母在家的，这些父母非残即病。孩
子们在父母关爱缺失的情况下成长，生
活条件又非常简陋，已经对孩子们的心
灵造成了创伤。

从威信县回来后，记者跟曾去过那里
的志愿者们一起，为一个叫张友明的孩子
揪心：对他们的援助，不仅仅是物质的，他
们的精神世界，也需要整个社会的关爱。
他们忍受的痛苦和磨难，是我们这些生活
在现代都市里的人们难以想象的。

我们每个人捐点什么，哪怕一台电
脑，哪怕只是本字典，其实就是给无臂教
师安上了手臂，给留守农村的孩子们安上
了翅膀。自即日起，有捐助意向的读者，我
们将会把你们的心意送到你们想送到的
地方。本报新闻热线：021-61933111

!江老师的备课笔记书写工整，他渴望外出培训参观，更好
地为学生们上课。

"江老师的第二个愿望是建一个电脑教室，为孩子提供更
好的学习条件，目前，班级有字典的学生也仅有一个。

#江老师心中隐藏的愿望是装假肢，这样他的生活可以基
本自理，而不必仰仗他的三嫂。

$江声发的家空空荡荡，他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供养儿子上
大学。

2011年7月底，一份云南理工大
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江声发的家
里，他的儿子成为大山村民组第一个
本科生。“ 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
刻。儿子有出息了，我的苦难生活就
有盼头了。”然而，伴随幸福而来的，
却是近乎绝望的焦虑：儿子一年近两
万元的学费生活费从哪里来？“ 我就
算卖掉这些房子，也凑不齐这么多钱
啊！”

实际上，江声发已经贫穷到家徒
四壁。

“ 儿子上小学初中的时候，无非
就是吃饭穿衣，还能对付。到县城读
高中后，就要很大的一笔开支了。”
江声发说，那些年，他含辛茹苦积蓄
的钱，在儿子上高中的那几年就花完
了。

记者看到，江声发家的三间屋
子，在整个大山村是最破旧的。里屋
里两张床，儿子睡一张，他睡一张。中
间一张小桌子，上面堆满了书本，头
顶上吊一只白炽灯泡。父子俩就在这
里学习和备课。除此之外，家里一无
所有。

江声发的儿子在电话里告诉记
者，他还在初中的时候，一天晚上睡
觉前跟江声发说，“ 爸爸，我不读书
了，想出去打工。我现在长大了，不
能让你再苦下去。我要去挣钱来养
你。村子里有比我还小的孩子，都出
去打工了，一年能挣上万元钱回
来。”

听了儿子的话，江声发没有吭
声。“ 那时候，他刚满14岁，由于营养
不良，腿和胳膊都很细，我已经非常
心疼了。我不能让他辍学，他的成绩
一直很好。”

“ 我懂儿子的心思。我既高兴又
悲伤。高兴的是儿子懂事了，悲伤的
是我没有给儿子幸福的生活。既然我
没有给儿子一个美好的童年，我就想
给他一个美好的未来。”

“ 那一晚，我跟爸爸谁也没有说
话。两个人在黑暗中默默地流泪。直
到第三天，爸爸才跟我说，他这一生
不容易，要我好好读书，活出个好样

儿来，给他争口气。我点点头，答应了
爸爸，此后没再提辍学的事。”江声
发的儿子说。

2011年9月，江声发借足了儿子
的学费，叔伯们也凑了一些钱，儿子
带着自己和父亲的梦想，去昆明上学
了。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，父子俩除
了向亲友借钱外，江声发还从信用社
贷款1万元，儿子也通过有关部门拿
到助学贷款6000元。

目前江声发每月的收入是500
元，每年所谓“ 赔款”3000元，父子两
个低保每月每人60元，一年总收入为
11880元。“ 每个月，我把400元钱寄
给儿子，自己留100元开支。我的吃喝
都是哥哥嫂嫂提供的。”

孩子能不能坚持完成4年的本
科学习？江老师说他心里没底。“ 儿
子在昆明，除了吃饭和学习，基本上
没有其他开支。每年除了过年回家，
其他节假日都不回来。一方面节省
路费开支，一方面打点零工挣钱。我
没法想象，也不敢想象，孩子在学校
里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？” 江老师
说，他每次跟儿子打电话，都是勉励
孩子克服困难，目光放长远一些，熬
过这两年，日子就顺了。“ 我最担心
的是他在学校里没饭吃，饿肚子。”
说到这里，江老师的目光里有一些
焦虑。

记者电 话 采 访 江 老 师 的 儿 子
小江。小江告诉记者，父亲的担心
让他非常感激，也非常不安。“ 父
亲含辛茹苦养大我，付出了常人难
以想象的艰辛，父亲的养育之恩让
我永生难忘。我从上大学那天起，
就决定自立自强，不能再给父亲添
负担。”

为了挣钱补贴自己的生活费，刚
进大学时，他就开始打工。“ 管某一
栋楼的钥匙，每天开门关门，10元一
天。”为了拿奖学金，当班干部，小江
学习更是非常努力。“ 班干部是有一
点工资的，这个我不会放过，不过学
习成绩那必须保持优秀。” 小江说，
通过自己努力，多少可以减轻父亲一
些负担。

我们每个人其实
都是无臂教师的双臂

》记者手记

最大困难只字不提 所有愿望都是为了学生

父亲借贷、儿子打工继续大学学业

四个
愿望

江老师在教室里看孩子写作业。

江老师背着背篓行走在山路上。

没有课的时候，江老师如果不备课就会干体力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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